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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

導】89 年六四發生的時候，徐

永海已經大學畢業，在北京回

龍觀醫院當精神科醫生，那年

他 29 歲。當時，他和教友高舉

十字架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

生。血洗京城的那一晚，他顫

慄著為傷員縫傷口到天亮。 以

下是他接受採訪時的主要內容。 

　　80 年代北京教堂剛剛對外

開放，信仰基督教的人不多。

缸瓦市教堂做禮拜的也就是百

多人，年輕人就更少了。 1989

年 5 月 12 日，在劉煥文的帶領

下，我們舉著高舉十字架，走

上了北京街頭遊行，聲援大學

生反腐敗。劉換文當時是「工

自聯」（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）

糾察大隊總指揮。 5 月 20 日北

京宣布開始戒嚴，我們進行了

最後的一次集體遊行至天安門

廣場。 

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 

　　6 月 3 日晚上 9 點多鐘，

我到了天安門廣場上，看到第

一輛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。

當時聽有人說，西邊（指長安

街西邊）警察和軍隊正往這裡

來，已經開始行動。 

　　於是我就往西邊走，10 點

半到 11 點，我走到了西單路

口，突然街上的路燈全都熄滅

了。看不到一點亮光。大約有

十來分鐘後，我就聽到了槍聲，

開槍的聲音由遠而近，聲音越

來越大。 

　　這時西單路口好幾輛作為

路障的汽車被人點著了，火光

熊熊，老百姓都奔有火光的地

方去了。 

郵電醫院至少死亡 23 人 

　　過了一會兒，我看到從木

犀地方向跑過來很多民眾，有

的受傷了，鮮血淋漓，老百姓

驚慌失措四處亂跑。我就跟著

大家把傷員送到西單附近的郵

電醫院。從六四午夜 12 點到凌

晨 5 點，我度過了刻骨銘心的

最痛苦的時刻。 

　　源源不斷的傷員被民眾送

到這個醫院，背著、扛著、抱

著、拖著、樓上樓下，樓裡樓

外全滿了。 200-300 多張床位

沒多久都擠滿了。傷員血肉模

糊、哀號不斷。 

　　一個人胳膊上一個大洞，

連著一點肉，骨頭已經斷了；

一個人後脖子上挨了一槍，已

經死亡；有姐弟倆一起來，結

果弟弟還沒有等到救治就斷了

氣，姐姐這個哭啊，她特別痛

苦……我當時也很痛苦。到我

離開醫院的時候，已經死亡 23

人。我現在回想起來這些，非

常痛苦，我真的很不願意去回

憶……當時我是滿身、滿手都

是鮮血…… 

　　看到這無比慘烈的事實，

我的心在顫慄，毅然留下來救

傷員。說實在話，我畢業後沒

做過外科手術，因為值班醫生

人手不夠，我就上了。 

　　我一個接一個的做著縫合

手術。這一宿槍聲不斷，我的

淚水一次一次奪眶而出。 

　　凌晨 5 點了，我突然想起

媽媽，她一夜沒有見到我，她

老人家一定著急呢！於是我急

忙往家趕。 

　　沒幾天大家都知道，北京

很多醫院救治了很多傷員，也

有很多人死亡。那些天，空中

的直昇飛機不停的往返於天安

門廣場。 

　　六四後開始清查，很多人

因此入監獄。 

　　六四老百姓付出了慘重的

代價，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

人們放棄了原來的共產主義信

仰。於是很多人去了教堂，走

上信仰上帝的路。 

　　據我了解，90 年中國的

基督徒大概只有幾百萬人，到

2000 年，中國信仰基督教人數

已經達一億人。人數增加十倍

以上，可以說是一個奇蹟。 

　　我今年 46 歲，《九評共產

黨》已經看過，我現在鄭重聲明

退出曾經加入過的少先隊、共

青團。 ◇ 

　　【大紀元記者辛菲報導】

2005 年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倡

議：將「七一」中共建黨日設

定為全球退出中共日，七月份

設定為全球退出中共月。此倡

議在中國大陸得到響應。 

　　2005 年「七一」前夕，河

北省部分企業軍轉幹部組織者

透露，在中國大陸一些地區，

企業軍轉幹部組織集體退黨已

經形成一定的氣候，人員日趨

增加。其中，有來自河北、山

西、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的 47

位前中共軍官提出於 7 月 1 日

集體退黨，以支持「七一全球

退黨日」的倡議。 

　　大紀元記者 6 月 30 日採訪

了中國大陸相關人士，證實了

此項消息。他們表示：幾年前

轉業到地方後，經濟政治待遇

盡失，生活困苦，上訪無門，

在退黨大潮的感召下，尤其是

在中國大陸街頭張貼的公開退

黨聲明的鼓舞下，大家決定集

體退黨。 

　　這 47 位轉業軍官中，副師

職 1 人，正副團職 4 人，正營

職 6 人，副營職及以下的有 36

人。 

　　他們表示，自上個世紀 80

年代始，中共開始大裁軍，許

多軍官被擠到國有企業，當局

從那時開始直到現在仍然高喊

政治、經濟「 兩個待遇不變」

的口號，但是由於企業改制和

其他因素，國有企業紛紛倒閉， 

工資開不起，醫療無保障，政

治、經濟待遇成為一句空話。 

　　自 2002 年開始，近百萬企

業軍轉幹部開始向上級反映情

況，要求落實「兩個待遇不變」 

的政策，從此走上了艱難的維

權上訪之路。他們因此承受層

層阻力，遭到監視、隔離審查、

變相控制和迫害。 

　　在公開討論受到扼制的情

況下，這些軍轉幹部秘密集會；

在地方政府閉門不問的情況

下，他們集體組織起來到北京

上訪。 

　　2005 年 4 月 10 日，20 個

省市大約 1600 名退伍軍官穿著

軍服到北京上訪，在總政治部

西大門前靜坐示威，引起海內

外極大關注。 

　　他們表示，中共腐敗日益

惡化，民怨紛紛無以排解，更

多人將會選擇退黨。 ◇ 

　　【大紀元記者何曉青報導】

2006 年 10 月 23 日，中國江蘇

省無錫一位張姓商人致電海外

退黨熱線，向退黨服務中心的

義工講述了他 16 歲兒子因感冒

送院，注射點滴後僅 1 小時即

死亡的悲慘遭遇。 

　　張姓商人痛斥醫院及相關

部門在事件發生後，拒絕做出

任何回應，當地媒體也拒絕報

導。張先生在投訴無門的情況

下，撥通了海外的退黨熱線求

助。 

　　他在電話中代表他和已去

世的兒子聲明退出中共的共青

團員和少先隊員，並留下聯繫

電話和電子郵件希望退黨中心

的義工轉介給海外媒體，將他

的遭遇曝光。 

一個小時孩子就沒有了 

　　大紀元記者根據退黨服務

中心提供的電話，於 10 月 24

日採訪了這位張姓商人。張先

生說：事件發生在 10 月 16 日

當地凌晨 6 點，他親自將感冒

發燒的 16 歲兒子送到當地最好

的醫院──無錫市第一人民醫

院。 

　　當時在急診室，

只有一名姓浦的醫生

和一名護士。醫生在

問診後沒有說什麼，

給孩子打上吊針，醫

生和護士就離開了。

約過了 15 分鐘後，張

先生發現孩子出現昏

迷狀況，他立即叫來

了浦醫生和護士，醫

生給孩子做了一些按

摩，孩子醒了過來，於

是醫生和護士就走開

了。 

　　可是又過了約 15

分鐘，孩子再次出現昏迷，醫

生和護士還像上次一樣，做了

一些按摩使孩子清醒過來，就

再次走開了。這樣到大約 7 點

鐘，孩子第三次出現昏迷狀況，

這次浦醫生和護士過來檢查

後，察覺情形不妙，馬上開出

病危通知書，讓張先生簽名，

表示簽名後才能開始搶救。為

救孩子，張先生只有在病危通

知書上簽了名字。可是孩子卻

沒有被搶救過來，被宣告死亡。 

　　張先生告訴記者，他清楚

記得孩子頭兩次昏迷時，浦醫

生和護士只是按摩使孩子清醒

過來，未用任何其他手段，而

當孩子出現第三次昏迷時，醫

生也未通知主管醫師來協助，

整個搶救過程只有這名浦醫生

和護士。 

　　張先生悲慟的說：「就一個

小時，孩子就沒有了！一直到

現在，就孩子死亡的這一事件，

我沒有得到醫院方面的任何解

釋。」說到此處，這位張先生

因為太悲傷而不得不要求記者

先停止採訪。 ◇ 

六四那一夜 北京家庭教會領袖退團

圖：北京家庭教會領導人徐永海、劉鳳鋼於 2004 年 8 月

6 日被中共以「洩露國家機密罪」判有期徒刑兩年和三年，徐

永海 2006 年 1 月 29 日從杭州監獄刑滿回到北京。圖為徐永海

和妻子李姍娜慶祝劉鳳鋼兒子的生日。

47 位 軍 轉 幹 部
「七一」集體退黨 

圖：2006 年 10 月 16 日，無錫張

姓商人愛子冤死醫院，大批親友前往

醫院悼念並要求院方解釋孩子死因。

(大紀元 ) 

無錫商人痛失愛子
退黨熱線訴冤退團 


